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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松柏 

 

個人簡介 

1927 年生於廣州。少時在廣州河南讀小學，七歲隨家人赴港定居，入讀東華義學。1941

年，香港淪陷，次年離港返鄉，入住沙園兒教院。在兒教院時，曾接受體能訓練，參與搶救

工作。1944 年，升讀力行中學，並隨學校撤退。戰後，回到廣州。1946 年，回港生活。 

 

童年生活 

1927 年，我在廣州市河南區洪聖廟附近的地方出生。大概六歲時，我在廣州河南讀小學，

讀了幾個月。這算是我第一次讀書，因為我並沒有讀過卜卜齋或幼稚園。1為了聯絡感情，那

時學生要搬兩筐水果去學校，希望老師對自己的印象好一點。小學是私塾式的，規模很小，

全校只有二、三十個學生。它雖是男女校，但男生較多。當時我們不用穿校服。學校是全日

制的，中午我回家吃飯。雖然年紀小，但學校就在家附近，所以不用家長接送。學科方面，

我們沒有讀古文，但會讀《三字經》和《千字文》，那時的啟蒙課文，就是讀「人之初……」。

記得開學當天，天剛亮，我們就要帶一塊紅布進洪聖廟拜菩薩，又請老師用朱砂筆在《三字

經》上圈點微批。2我們有時會整天念《三字經》，有時在九宮格上練習書法，就是臨帖鉤摹，

有時還會學算術。 

 

七歲那年，父親把生意轉移到香港，我和哥哥、姐姐、弟弟便跟隨父母到香港定居。這

也是我第一次來香港。原本父親在廣州開了一間生產龍門粉和雞仔粉的工廠，3聘請三十多個

工人，產品也銷售到香港。後來生意不好，就搬廠了。那時坐火車從廣州來香港，甚麼證件

都不用，基本是兩地相通的。那時的火車是靠燃燒煤炭推動的，車速很慢，差不多要走三、

四個小時才到香港，總站就在九龍尖沙咀。到了香港，我們一家六口就在灣仔軒尼斯道地下，

租住一個單位，租金是每月一元。後來，爸爸去了打工。 

 

香港生活 

 在香港時，我考進駱克道附近的東華義學，4在那裡讀一年級。學校位於一座四層高的大

廈頂層，地方很大，裡面沒有分間課室。戰後這類學校全清拆了。那時一年級有三、四十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卜卜齋為廣東俗語，指傳統私塾。 
2 圈點又稱句讀、句逗，即傳統讀書人以圈點法在書上加注記號。 
3 龍門粉為廣東惠州龍門縣特產，以優質冬米配以獨特泉水精製而成。雞仔粉乃以純正的粘米磨漿炊曬加工而

成，因外形似小雞而得名。 
4 東華義學創辦於 1880 年，類近傳統學塾，主要教授中國傳統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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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，男生較多。學校不同年級的學生是分開上課的，我們一年級只有一班，二、三年級的

同學就安排在其他地方上課。上課時，我們說廣東話。我們上學要穿校服，它是灰色唐裝，

是對胸衫來的。與河南小學相比，東華義學學科較多，包括作文、算術、國文、英文等，好

像還有尺牘、美術和體育，不過較少上體育課。那時我最喜歡上作文課，因為可以運用想像

力，構思一些新事物。學校很少課外活動，我們沒有時間打球，也幾乎沒有機會旅行。每天

放學後，我們就回家。 

 

 十歲時，父親去世了，家中的經濟來源突然中斷。當時學校規定，若能考到前三名，學

費便全免，書簿費和校服也由學校供應。所以我決定發奮，每年考試也要爭取考入前三名，

不然就沒書讀了。那時我盡量爭取讀書機會，掌握更多知識，希望將來用得著。 

 

我在東華義學讀到四年級，抗日戰爭就爆發了，因而學校開始停學。這四年裡，我用心

讀書，平平淡淡過每一天，沒有甚麼難忘經歷。當時同學關係很好，大家都很善良，有兩、

三個同學和我的感情較深，可惜現在已失去聯絡。我們很尊重老師，也很聽話，不會做出反

叛的行為。因為學校經常換老師，每位老師在校時間都不長，所以我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。

不過我記得校長姓蕭，平時稱他為蕭校長。學校提供課本，不用自己買。抗日戰爭時因要走

難，帶個包袱和幾件衣服便走了，所以我沒有保留當年的課本。戰爭時生死未卜，不是被打

死就是餓死，能夠生存已經很不容易。 

 

 十一、二歲時，香港淪陷了。記得那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，我和一些小朋友在渣甸山放

風箏，看到日本人空襲啟德機場，起初以為是演習，但後來看到飛機起火，便知大事不妙，

日本人真的打來了。我們立刻回家。那時所有學校都停課。日本人佔領啟德機場後，多次進

行炮戰，大家怕被炮擊中而四處走避。 

 

 我家來不及準備甚麼，母親只能多買一點米糧。如果沒有糧食，我們就去馬場附近掃些

麥米回來煲粥。因為我們是小孩，那些日本兵不理會我們，任由我們掃麥米。每天早上，媽

媽會煮粥和炸油器，在街邊售賣，以維持生活。 

 

對淪陷時的情況，我其實沒甚麼感受，只知道人人都找安全的地方避炮彈。我們想搬離

灣仔，但找不到容身之所。當時只有灣仔石水渠街有房子，如想去防空洞，就要到大佛口。

我們只有在炮戰時，才離家走去防空洞，待炮戰結束便回家。還記得陸軍醫院就在律敦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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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醫院上有英軍炮位，當時香港的英軍和九龍的日軍互相對射，日軍用排炮打過來。我們

很害怕，不敢留在附近，所以去其他地區躲避，等炮停了再回來。有一次，我經過灣仔郵政

局時，有個炮彈突然在附近的小花園爆炸，把我震得飛起來，彈到騎樓上，5我不知暈了多久

才醒過來，幸好沒有受傷。如果當時被破片所傷，我肯定沒救了。醒來後，我自行回家。後

來得知在英京大酒家對面的鄧大屋前，約有二十人被炸死。他們剛好經過陸軍醫院，而炮彈

在灣仔道口爆炸，所以全被炸死。我外出時，看見他們的屍體還在那裡，沒人收拾。那時香

港遇上空襲，響起警報，聽到後要靠自己的直覺作出反應。又有一次，在石水渠街門口發現

了一個長二尺多的炮彈，幸好沒有爆炸，否則整間房子都被炸掉。 

 

 香港打了十八天的仗，12 月 25 日終於投降。當時有日軍在跑馬地站崗，行人走過，一

定要向他們鞠躬，否則便被踢。關於日本人入城，他們是騎馬從中環入城的。當時我沒有出

外看，但有消息流傳出來，說日本仔入城了。入城後，日本人把所有的英國人送去集中營，

又要我們改用軍票，港幣四元換一元軍票。如果沒有糧食，就一定要用軍票購買，港幣已經

作廢了。淪陷後，香港糧食供應不足，日本人就盡量疏散香港人，說如果大家熬不住饑荒，

就回大陸去。那時日本人製造了幾艘難民船，把部分香港人運送至大陸，地點就是番禺市橋

的唐家灣。 

 

離港返鄉 

 聽到這消息，我們一家五口決定離開香港。1942 年初，就是香港淪陷後的第二十幾天，

我們登上簡陋的木船前往唐家灣。那時有幾十人同船，我們只帶了一些日用品和衣服，其他

物品就盡量不帶，全扔掉了。我們在上環附近的三角碼頭上船，船費全免。我記得登船時，

不須辦甚麼手續，只須出示一張日本人簽發的臨時證明書，證明你要離港返鄉了。 

 

 那艘船速度很慢，走了六、七小時，才到達市橋的唐家灣。我們在唐家灣的碼頭登岸，

登岸後便立刻步行上廣州，或上韶關。當時最多香港人去的兩個地方，一個是韶關，另一個

是桂林。我們選了韶關，因為它較近，桂林實在太遠了。我們想由唐家灣步行至廣州，然後

偷越封鎖線，北上經花縣、英德、清遠，再到韶關。那時韶關是粵北的大後方，而李漢魂正

在當廣東省主席。 

 

 由市橋步行至廣州，需時一兩天。沿途有很多農村，也有很多土匪，他們勢力很大，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騎樓為廣東俗語，即陽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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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卻毫不知情，不管甚麼，只知一直前行。幸好土匪沒有騷擾我們，也許看到我們是難民，

無依無靠，又沒有東西可搶，所以放過我們。那時我們幾十人一同北上，沿途吃自己帶來的

乾糧，有軍票的人也會買些東西吃。回想起來，那段日子真是艱難！天黑時，如果走到祠堂

或者車站，便停下來借宿一宵。 

 

後來我到了封鎖線，就在附近等待機會。日本人當時會開放一條路，讓人通過，他們不

想太多人留在廣州，影響糧食供應，所以就放人北上。但當他們下閘，就不准通過了。封鎖

線在廣州郊區，白天時人們無法越過，但到了晚上，閘門打開了，大家便趁機越過封鎖線。

不過萬一日本人用機關槍掃射，那些人就沒命了，所以情況還是很危險的。戰爭時，生命很

脆弱，朝不保夕。雖然那時我只有十幾歲，但也不管了，總之要偷越封鎖線。 

 

 最後，我們成功越過封鎖線，偷渡到花縣。那是中國管轄的地方。國民黨為了阻止日本

軍車經過，就把鐵路、公路全部炸掉。我們只得帶著乾糧徒步上韶關，走了約一、兩個星期。

沿途很荒蕪，只有農村。終於，我們走到韶關的黃田壩，那裡的居民大都是香港人，他們用

竹搭建小棚屋暫住，有錢就把棚屋建得好些，沒錢的就建得簡陋些。我們也找了個地方，買

些竹子，一家大小總動員搭建棚屋，就這樣找了個棲身之地，安頓下來。 

 

兒教院 

 那時韶關有個救濟總署，接濟世界各地的華僑，小孩子可以報名去吳菊芳的兒教院讀書。

經別人介紹，我決定到兒教院去。1942 年四、五月間，我入住了何巧生的三院。它位於沙園，

後來我轉入七院，弟弟去了另一院。當時兒教院分很多班，分班前，院方問我從哪裡來，我

答從香港來。他說香港來的就入僑生班吧。這樣我就獲編入了僑生班。僑生班是為華僑子弟

而設的，屬另一組織。那時我們叫華僑而不叫同胞，我的同學均是美國、英國、紐西蘭、澳

門或香港這些地區的華僑。他們回不去原居地，只好留下來。例如有個來自紐西蘭的僑生，

他到中國後便回不去紐西蘭，因為沒有回航飛機。我們關係很好，全班幾十人一起讀書，一

起生活，模式跟一區、二區、三區的班別一樣。在當時來說，僑生班的資質比其他的要好一

點，因為大家在外國受過教育，比較聰明吧。 

 

 我入住兒教院，主要是想維持生活和繼續讀書，因一切費用全由國家承擔。僑生班的男

生比女生多。我們當時要穿校服，它很簡單，是黃色襯衫及短褲。宿舍在僑生班教室附近，

師生平時以廣東話溝通。當時女老師的年紀很小，多是十幾、二十歲。老師輪流教我們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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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會學算術、作文、國文，但沒有英文。我們也會上體育、音樂和美術課，不過美術課相對

較少。 

 

 我們的生活很有規律。睡覺是兩個人一張床，分作上、下床。每人有一床被子和一張毛

氈，老師教我們折被子，要把被子折到起角，弄得齊齊整整的。早上，老師會來檢查，如果

發現誰把床弄得很亂，就要罰站。我們很聽話，被子都被木板壓得整整齊齊的，故未曾被罰。

早上七時起床，我們便去河邊洗臉。那時甚少有機會吃早餐，通常要到中午才吃東西。上課

前，還要去操場看升旗和唱國歌。國歌是唱《三民主義》，是用粵語來唱的。唱完國歌就聽訓

話，內容多跟國家民族有關，多由院主任或導師負責，而院長就較少出來。當時三院的院主

任是何巧生，七院的是徐蕙儀。我們在操場上列隊，一區、二區、三區、僑生班等各自列隊

聽訓話，聽完就去上課。 

 

 十二時食午飯，那時吃的是糙米，就是那種沒褪完米皮的紅米。我們差不多吃三碗飯才

飽，飯是隨便吃的。那時菜和肉均很少，只能吃米飯，但大致能吃飽。院方又規定每月可吃

兩次肉，有二兩牛肉和二兩豬肉。飯後，有自由活動時間，我多去散步，然後小休一會兒，

聽到鐘聲，再去上課。 

 

兒教院是全日制的，每天下午四、五時下課，下課後自由活動，我們可以到處走走。當

時很少人能離開學校，因為有校警看管，況且大家能去哪裡呢？此外，關德興曾在學校粵劇

團教過粵劇，6又有女拳師林少立在運動課上教我們功夫。林少立真的很威風！那時我沒有參

加粵劇團，倒向林少立學過幾天功夫。學校有很多活動，我喜歡游泳、籃球、足球和打鋼架

等，活動設備全是學校提供的。游泳就是在河邊，我在香港時學會了游泳，故有時也會游泳。

我在學校的作文比較好，運動也不錯。我們通常在教室溫習，很少在宿舍。當時整所學校都

有電力供應，不用點油燈和蠟燭，但電燈的光線比較弱。晚上九時、十時便睡覺，睡覺前很

少集會或聽訓話，老師有時也會巡視房間，看看我們睡了沒有。 

 

記得 1943 年年底，七院曾緊張地撤離沙園，遷往湖南金雞嶺。當時七院從幾百人中挑選

了最精壯的二十個男生和二十個女生進行體能訓練，我是其中一個。我們接受了幾個月的精

英訓練，天天跑步、鍛鍊體能和游泳，其間有軍官監督。晚上，男女生全睡在禮堂裡。此外，

院方還向我們灌輸了國家民族意識，鼓勵我們將來加入政工隊或者其他組織。後來因應「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關德興為香港著名粵劇演員、電影演員、粵劇編劇家及武術家，曾被兒教院聘任為戲劇總指導。見《烽火歲月

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 年，頁 16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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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，我們接受了很多訓練，過程頗辛苦。 

 

訓練結束後，院舍發生甚麼事，院方都要我們這班精英幫忙。我們試過在四邑搶救一批

患病或瘦弱的難童回來，給他們縫製衣服。那次非常辛苦！後來院方送來一批布，我們把它

裁好，縫成衣服，送給難童，又照顧他們。我們稱那些兒童為「鐵線隊」，他們真的很慘，有

的很瘦弱，膝蓋比腿還要大；有的患病，身體很弱。成功救回來的兒童，本來已經不多，當

中又有差不多一半的孩子最後還是死了。 

 

那時在沙園訓練營附近有一條小河，河的對岸就有一間健康院。那時我很強壯，沒有入

過健康院。不過當時有幾種常見的毛病，第一是發冷，因為粵北的水很寒，體魄不夠強健的

人很容易染上發冷病，一旦發冷，就要去健康院看病，拿藥丸吃。那時有很多人患上此病，

特別是在湖南的期間。因為湖南山林瘴氣很重，很多人抵受不住，就發冷了。在湖南，我們

這種不吃辣的人，也要吃辣椒，因為辣椒可以禦寒。湖南每間屋子的門口，都掛滿辣椒，我

們經過民居時，可以摘一點來吃。第二是痢疾，患者的腸胃會很難受。第三是夜盲症，患者

在晚上看不見東西。我身體比較強壯，沒有患過這些病，而學校還希望我照顧那些染病的同

學。我記得醫生吩咐那些患上夜盲症的同學，要把鍋灰和豬潤混和在一起吃，7說這樣可以治

病。我對這番話，印象非常深刻。 

 

那時糧食不夠，很多同學迫不得已去偷鄉民的花生和蘿蔔來吃。有部分居民頗同情這些

學生，但有一部分很不滿意。雖然兒教院也講規矩，但學生犯了這些事，也不會受到很大的

懲罰，多是記過及反思。在那個國難時代，大家都很理解學生這些過犯。 

 

抗戰的時候，為了訓練孩子愛國和奮發圖強，兒教院教同學唱很多抗戰愛國歌曲。那時

最雄壯的就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即今天的國歌。此外，每天升旗禮時，也會唱院歌。院歌是

由黃友棣先生作曲。黃先生很少在院舍任教，也未教過我。 

 

後來三院更名為七院，那時三院在沙園，何巧生任院主任。更名的七院由徐蕙儀接任，

院址同樣在沙園。事實上我來兒教院時，已經見到吳菊芳院長了。她不教書，有時會跟我們

訓話。她雖是外省人，但廣東話講得很好，真是說話的天才。吳菊芳在學校有時會穿那種黃

茄色的軍裝，非常英偉！徐蕙儀有時也穿軍裝，但何巧生就不穿。我也見過李漢魂，因為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豬潤為廣東俗語，即豬肝。 



 

 7 

力中時，他的公館就在附近。晚上，他從公館出來散步時，會見到我們這些學生。他作戰時，

炸彈影響了他的耳朵，導致聽力受損。 

 

在七院時，有所謂的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，是讓同學學習當精英的組織。那時加入「三民

主義青年團」，是要申請的，要求也很嚴格，就像加入共青團一樣。我們兒教院的口號是「家

校營場」，即是把兒教院當作家庭、學校、訓練營及工場。兒教院的畢業照上也印有「家校營

場」這句口號。「家」就是家庭集體生活，「校」就是讀書上課，「場」就是學習做東西。那時

我們要學習打腳綁，造草鞋。因為資源缺乏，很多東西均是自己製造的，造好就把部分留給

自己，剩下的就分給別人。「營」就是訓練營，即把青年人訓練成為擁有多一點技能的人。 

 

此外，兒教院還會教我們人生哲理。它悉心栽培孩子，希望對國家有貢獻。當時社會環

境十分艱難，李漢魂和吳菊芳卻爭取到國家的支持，培養我們這班孩子，可真難得。當時全

省只有幾萬人，而加入兒教院的我們叫做「我們七千個」，因為兒教院有七間院，每間院有一

千人。「三萬人」這個數目是指招生人數，當中有的念到畢業，有的中途離開，也有很多的去

世，所以具體數目也不清楚。 

 

我算是學校精英。我擅於作文，作品經常張貼在教室。我為人活潑好動，熱心助人。說

真的，我們這群僑生身體較好，知識水平也稍高，又見過世面，所以學校重點培訓我們。那

個紐西蘭的同學曾經考過少年空軍，我在七院時也報考過。那時國民政府由南京轉到重慶，

號召青年人參加少年空軍，當中精銳的同學會去重慶受訓。1944 年，我也去報考少年空軍，

但由於個子較小，最後落選了。那個紐西蘭同學，雖然他體格達標，但最後都去不成重慶訓

練，因為空軍對體能和學識的要求實在嚴格。記得好像只有兩個同學去了重慶訓練，一個叫

熊華川，另一個叫區嘉禾。區嘉禾前幾年過世了，熊華川還健在。 

 

後來國民政府組織緬甸遠征軍，號召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我也參加了。但最後沒有去，

反到了力行中學升學。那個紐西蘭同學成績沒有那麼好，就去了北職升學。 

 

力行中學 

我在兒教院住了兩、三年，大概從 1942 年到 1944 年。1944 年，我到力行中學讀一年級。

當時同學的第一志願多是力行中學，第二志願是江村師範，第三志願是北職。力中是正選，

人人都想入讀，若然成績不好，肯定無法入讀。吳院長親自面試挑選學生，首先她會跟你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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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，有問有答，然後看體型，看樣子是否端正，過程很嚴謹，所以力中非常難考。我在七院

成績比較好，加上樣貌端正，所以獲吳菊芳選中。 

 

力中在黃崗，離沙園有十里、八里路程，要乘火車前往。因為我們是國家出資栽培的，

所以拿著學生證可以免費坐火車。李漢魂將軍是力行中學的董事長，吳菊芳的地位在校長之

上，跟董事長差不多。他們夫妻倆均很重視力中。力中是韶關最高級的中學，吳菊芳希望為

國家培養一些精英。力行中學有初中及高中，我們在高中時還要接受正式軍訓，練習使用那

支七斤半的七九步槍。 

 

 力中要穿校服，很正規的。校服是米黃色的恤衫和短褲，款式不分男女。男生全部剪平

頭裝，女生可留短髮。那時我在學校住宿，其間有一個月時間可以返韶關探望家人。與兒教

院比較，力中各方面均較先進，校舍環境也比較好。因為學校是新辦的，校舍也是新建的，

課室、宿舍遍佈山頭，規模很大。力中的學科跟普通中學一樣，有英文、國文、算術，歷史、

地理、音樂、體育等。教英文的老師姓彭，來自香港。至於物理，因值戰時，教得少一點。

李湞是我的同學，8我們是最後一屆，即第五屆校友。但我在學校很少碰上她，因為大家來自

不同班別。學校有很多班，每班有三、四十人。 

 

 不久，韶關情況危急。有一天凌晨一時，聽說日本人即將抵達韶關。李漢魂將軍原來養

了一些羊，那時院方馬上殺羊，將羊肉、羊腿、內臟等分給學生，每人可分得幾塊，全是生

的。然後，他又發了八十支中正式步槍給同學，9用以保護學校。那是最先進的中正式步槍，

每支有七斤半重，當時初中生沒有接受軍事訓練，所以由高中生使用。在大撤退時，除了衣

服，其他物品皆丟掉，然後我們一千多名師生，從南雄、始興一直北上。我們先到廣東和江

西的分水嶺，再從江西回到三南。想起來，那段日子真不容易！ 

 

 廣東和江西的分水嶺有很多土匪，我們早上上山，晚上下山。當時廣東省銀行知道自己

只有三十支槍，而我們有八十支槍，就跟我們聯成一隊。我們分成三段走，到分水嶺時，那

些土匪突然打冷槍，學校便立刻吹軍號，把所有槍上膛。那時上膛聲震撼了整座山，土匪見

狀，就不敢出來。我們下山時，又遇到另一幫土匪，他們抬著七九和六八的舊槍，說是遊擊

隊，歡迎我們。但我們不為所動，最後下了山。這些事，讓我留下深刻印象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李湞為李漢魂將軍和吳菊芳院長的長女，1933 年生，因為湞江從廣東北部流下，故名之。見李湞《花開夢懷》，

汕頭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，頁 59。 
9
 1935 年鞏縣兵工廠生產的步槍，它為德國 M1924 式毛瑟步槍的中華民國授權版，稱為中正式步槍。它漸取代

漢陽八八式步槍，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制式步槍。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B7%A9%E5%8E%BF%E5%85%B5%E5%B7%A5%E5%8E%82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5%BE%B7%E5%9C%8B&variant=zh-tw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6%AF%9B%E7%91%9F%E6%AD%A5%E6%9E%AA&variant=zh-tw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C%A2%E9%99%BD%E5%85%AB%E5%85%AB%E5%BC%8F%E6%AD%A5%E6%A7%8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8B%E6%B0%91%E9%9D%A9%E5%91%BD%E8%BB%8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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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隊伍有上千人，大家一起翻山，浩浩蕩蕩的，規模很大。那幾十個廣東省銀行的

人只有三十支槍，如果不跟著我們，早就遭害了。沿途每人分吃乾糧，連夜趕路，甫抵江西，

竟然下雪。我們在廣東出發時，沒有下雪，想不到到了江西，竟然下起雪來。當時橋面很窄，

積滿了雪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掉進水裡。我們皆脫了鞋子，涉水渡過。河水真的很冷，很多人

的腳都凍壞了，但也沒辦法。這算是最艱苦的一後路程。記得我們抵達某地後，有人收容我

們。我們在那裡休息了三天，靠吃番薯乾糧度日。至於睡覺，由於人多，女生盡量睡在屋子

裡，我們男生就睡在外面。記得我被分派到屋簷下面睡覺，雪花不時從外面飄來，落在身旁。

因為天氣寒冷，我就把一些厚的衣服鋪在地上，睡覺時又用棉襖包著雙腳。 

 

 我們到達江西，第一站到虔南。當時我和十幾個同學雙腳已經凍壞了，跟不上大隊。學

校就叫我們先不要走，暫時留在虔南衛生院，待腳醫好後才走。於是學校給我們一個月的糧

食錢，讓我們留在那裡，由虔南衛生院的人照顧。那時已過了打仗的危險期，我們也不需要

槍來自衛。但兩天後，得知日本仔好像要攻打過來，衛生院不得不疏散。院方跟我們說大家

要離開了。那時我腳傷未癒，但不得不要扶著拐杖，慢慢地走，每天大概走兩里路。那時我

們男女同行，男的佔三分之二，女的佔三分之一。我們十幾人真是患難之交，在那個陌生環

境中互相支持。大家生存意志均很強，相信堅持到底一定能夠生存。 

 

我們這樣一直走，到晚上走不了，就去村民的祠堂借宿，吃一些番薯乾或者其他乾糧。

有時也向當地鄉民求助，希望得到一些禾草，因為祠堂泥地濕氣很重。睡覺前先把禾草鋪在

地上，後鋪上一張氈子，這樣會睡得較好。我們走到那裡就睡到那裡，天亮後再走兩、三里

路。我們原本想按照學校路線走，先到龍南、定南，再到和平。因為學校每天走五里路，但

我們只能走兩、三里，要花了兩、三天時間才到龍南。從龍南去定南，要走山路，對我們來

說，實在困難。因此，我建議先去找那個龍南的運輸大隊長。我們找到他後，跟他說：「我們

是國家培養的孩子，現在落難江西，腳又都被雪冷傷了。」那個大隊長很善心，說：「這樣吧，

我盡量安排你們坐貨車走。每輛車坐三、四個人，大家分開走。」我們非常高興，就坐貨車

走了。那些貨車的款式很舊，是燒木炭的，既載人又運貨。上陡嶺時，因為那種車的馬力不

夠，難以在泥地上爬坡，我們要下車幫忙推車。結果花了幾小時，車才能上山。 

 

我們幾經辛苦，終於來到定南。因為那裡山很高，我們就安定下來。接著，我們又從定

南走去和平。有些以前七院的同學在北職讀書，他們那時仍留守和平，我們就去會合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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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告訴我們學校剛剛撤離，可以慢慢跟上去。我們一路追趕，到了老隆、龍川，終於趕上

學校大隊，和他們會合。那時大家很高興，聽說學校很擔心我們，幸好最終平安無事。 

 

1945 年，我們從老隆、龍川一直走到梅縣鶴市，這才安頓下來，把大本營設在鶴市。學

校在老隆安頓下來後，安排了臨時教室給我們上課。我們每人都有一張竹凳子和一塊木板，

若論教學設備，當然比韶關簡陋多了。上課時，老師在黑板上寫字，我們就用紙和鉛筆抄寫。

在老隆逗留了幾個月，到八月，日本投降了，我們便租了幾條船，沿著東江去廣州。那時廣

東省的省府，已經遷回去廣州了。 

 

那時剛打完仗，社會很混亂。經過東江時，我們看見有很多廣州市的小孩被拐到那裡賣，

因為東江人較有錢，會買女孩子來做童養媳，或者買男孩子來做苦工。當時學校還救了一個

童養媳，把她帶回廣州。她很小的時候，就被人從廣州拐到東江，獲救時差不多已經二十歲

了。後來那些有錢人派人來要人，因為我們有八十支步槍，他們不敢動，所以學校把她帶下

船，不讓那些人來檢查，最後順利送她回廣州。 

 

大撤退時，吳菊芳沒有與我們同行，因為她家在韶關，李漢魂將軍也在廣東省。他是怕

學生受害，所以半夜叫師生撤退。回想起來，這段旅程相當艱苦，不過我們並不計較，只要

沒有傷殘就可以了。我們幾十人互相扶持，同生共死，在那個死亡圈裡掙扎出來，所以感情

很深厚。我每次回廣州，見到那些舊同學，都會緬懷大家共患難的歲月。 

 

回港生活 

1946 年初，我回到了香港，當洗車工人，每天有五角錢，一個月就有十五元，這讓我解

決膳食問題。由於戰亂的影響，當時香港有很多業主都已經走了，或甚至死了，所以留下很

多空置單位，尤其在駱克道和軒尼斯道一帶。那時，只要你把麻包袋放在那些單位裡，就可

以隨便住。 

 

兒教院和力行中學對我們的影響力很大。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中，能作育英才，是相當難

得的事。我很佩服吳院長那種崇高的精神。1992 年她從美國回來時，我們非常感動，一路陪

她上廣州，和她吃飯見面。那一年，她應該八十多歲了，但樣子依然慈祥，也很關心我們。

我現在還記得她的樣子。 

 

 總的來說，這些經歷對我人生有很大啟發。第一，是生存意志一定要強；第二，思想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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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，不要損人利己。一直以來，我都按照這種信念去做事。人本來很單純，但經過戰爭洗

禮後，人生觀就變了。如果不踏踏實實地發展事業及建立人際關係，始終難以在社會立足。

所以，只要是對社會和校友有益的事，我都會竭盡所能，盡量去做，反正再艱苦的事，我都

熬過了。我的子孫個個都有自己的發展，能獨立生活。現在我已經很安心了！ 

 

 

   
李松伯 (2008)           李先生翻閱兒教院的紀念冊 

 

 

    
1941 年李先生自製的兒教院紀念冊，內有同學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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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冊內兒教院同學簽名 

 

 
紀念冊中載有香港東華義學同學簽名 

 

 
李先生珍藏「七七事變」五週年紀念首日封 (1942) 


